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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的学生。

父母在军工单位工作，居住

地离市区有30多公里。父亲因为

工作繁忙，每周我便由妈妈带着

乘坐小巴去在市区的老师家里上

课。冬天，小巴里四处漏风，等

到老师家里后，我的手脚都冻僵

了，别说弹琴，就是连攥拳头的

劲都没有了。妈妈心疼地把我的

手放到她的怀里，给我温暖和鼓

励。

我也是说到做到，上每节课

我都格外认真，把老师讲的要点

都记在本子上。为了把琴练好，

我每天6点起床练习基本功，怕影

响邻居，我通常是拿琴竹敲击枕

头。中午放学回家也练半个小时。

在学校上晚自习后，我尽量把作

业都写完，一回家就抓紧时间练

琴。每星期回课时，老师都比较

满意，还夸我学习认真。

老师把我的进步看在眼里，

她想让我破格考艺术学校，以便

接受更专业的训练。为了能顺利

地通过艺术学校的考试，我每天

练琴8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因为

我知道自己底子薄，只有付出比

别人更多的努力。上专业课，补

习乐理，视唱练耳⋯⋯风雨无阻

的学琴，对于一个十几岁的孩子

来说，动力不就是源自于让我酷

爱的扬琴吗?

当我过五关斩六将，顺利通

过各科考试并接到艺校的录取通

知书的时候，我非常兴奋，那也

是我所感受到的人生中第一次收

获的喜悦。

在艺术学校三年的学习时间

里，我基本保持着“三点一线”

的生活方式：上课一练琴一宿舍；

我的业余时间几乎都是在琴房度过

的。学校有严格的管理规定：午休

时间不可以练琴，老师到点会来锁

琴房。为了争取更多的练琴时间，

我时常是在老师锁琴房的时候躲起

来(一般都躲在钢琴的后面)，等

确定老师真的走远了，我就胆战心

惊地开始练琴。其实，如果被学校

发现是会受到处分的。当时我是班

里的支部书记，也是内蒙古自治区

的优秀学生。老师、同学怎么也想

不到，每年获奖学金的我当年还有

这样违规的“劣迹”吧。

不知何时，我萌生了考天津

音乐学院的念头，并不仅仅因为我

的祖籍在天津。母亲带我来到北京，

拜著名扬琴教育家、演奏家项祖华，

中央民族歌舞团的扬琴演奏家许学

东以及扬琴演奏家丁国立为师。开

始时，是母亲陪着我从呼和浩特来

北京学琴，但后来为了节省开支，

我就坚持一个人来北京上课。当时

我十六七岁，独自一人坐火车从千

里之外的塞外青城来北京求学。父

母放心不下，常常是我从北京返回

呼市后，他们牵挂的心才算落了地。

最难忘的是在离高考还有20多天那

一段日子。那时，我每天晚上12点

睡觉，凌晨3点就起床复习，父母

就这样陪着我坚持了20多天，从精

神上和物质上无私地给我关爱，给

我力量。现在回想起我当时的学习

状态，可能是我一生中最“疯狂”

的投入吧。而这种“疯狂”也都缘

于我对扬琴的酷爱。

“黄天不负苦心人”。我的辛

苦付出终于得到了回报。当我拿到

天津音乐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后，我

我与乐器
嚣，躜、 。 ，

，罄7嚣i g㈨；≯，；##，乐猫着∥誓：

和父母真是百感交集。

在天津音乐学院，我的指导

老师谢玉虹副教授给了我很大的帮

助。在她的悉心指导下，我先从改

进方法开始着手进入一整套科学的

训练，经过我和老师共同的努力，

我的琴艺有了很大的提高，专业成

绩也越来越好。大学4年，我一直

担任班长，还是系里的学生会部长。

我和同宿舍的同学组成了 “秋露

滴雨”的组合，把好听的民歌改编

成和声的演唱方式，并且还在其中

加入了民族乐器的音色，经过一段

时间的排练，我们的组合参加了中

央人民广播电台举办的“金号奖”

比赛，也许是我们的组合比较有特

色，我们从70多支组合中脱颖而出，

顺利闯过三关，直接杀人前十名!

全国听众对我们艺术的肯定，对民

族音乐的喜爱给了我们极大的信心

和鼓励。

我很庆幸从事了自己热爱的

事业，庆幸遇到了那么多优秀的老

师；也庆幸在学习扬琴的过程中，

自己逐步培养起一种自强、自立、

积极进取的精神，而所有这一切都

将是我一生的财富。

扬琴给我带来太多的回忆，

也给我带来太多的快乐。在学习扬

琴的岁月里，我的内心逐渐成熟，

我的思想也变得深刻，对“一分耕

耘一分收获”有了更深的了解。

我要用扬琴，弹奏出心中最

美好的音乐，献给我的母亲、师

长；献给所有在我学琴的道路上帮

助我、关心我的人。

悠扬的琴韵，将伴随我的一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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